
入冬之后，草木凋零，四野萧瑟。可
是，当你走进山里，情形就不一样了，有一
种小小的、红红的野果会让你眼前一亮。
没错，那就是醒目的沙棘果。

塞北多山，沟壑纵横，山上树少，沙
棘算是高大植物。一眼望去，沟岔里、坡
梁上、石隙间，到处都有它们的身影。这
些野生的顽强者，枝上长着刺，刺又尖过
针，把红果围起来，让觊觎者难以得逞。
亿万年来，它们如野草一般，没人管，也
没人理，耐着严寒，耐着酷热，耐着风沙，
耐着干旱，只要有一点助力，生命就芬芳
灿烂。

我一直觉得，那红果是苦出来的，要
不然怎么那么酸？或许它们心里就是苦
的，由内而外，由里及表，默默吐露——酸
是有原因的，有故事的，有内涵的。与贫
瘠相伴，与苦寒相争，静静地生，悄悄地
长，既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精神，不找理
由放弃，绝不荒废生命，永远坚强高歌。

终于，沙棘红遍塞北。看吧，千沟万
壑，山山岭岭，角角落落，它们红得鲜艳，
红得醒目，红得纯粹。那是别样的红，鲜
艳的红，高贵的红，也是笑傲山野的红，是
不惧严寒的红，是顽强拼搏的红。忽然，
我想到映山红，想到星星之火，想到万难

的长征，想到新中国的成立，想到红彤彤
的国旗……是啊，没有苦，哪来甜？没有
付出，哪有回报？没有牺牲，哪来胜利？

有人说，沙棘药食同源，堪称“维 C 之
王”，既可入药，也可食用，不仅含有丰富
的营养和活性物质，还可止咳化痰、健胃
消食、活血散瘀，更在轻工、航天等领域一
展身手。然而，这么卓越的品质，却并被
多少人稀罕。

因平凡而平常，因荒僻而荒寂。沙
棘像极了一个默默无闻者，平平淡淡，本
本真真，做该做的事，做能做的事，不戚
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心中只有一个
信念——把最美的色彩奉献出来。我有
些喜欢这小小的、红红的果了，看重那窄
窄的、细细的叶了，欣赏那长长的、软软
的枝了，它们低调、本分、坚强、无畏。虽
生得不起眼，看着如杂草一样，但其实不
暗淡，甚至在寒冷的季节里自带光环。

春天发芽，夏天结果，秋天蓄积，冬天
成熟。不自暴自弃，不自怨自艾，不妄自
菲薄，不自满炫耀。在我的眼中，沙棘是
一个真正的强者；在自然面前，在天地面
前，在风雪面前，它们表现得足够硬朗，足
够精彩，足够光鲜，也足够完美。

高进宝

沙棘红塞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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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办发行

□□ 任翔宇任翔宇

贾樟柯在大同拍了《江湖儿女》，江
湖还有没有，儿女们是不是已经成了“变
坏的老人”或者“变老的坏人”也没法核
实。作为大同人，其实没怎么听过江湖
儿女的说法，过去这一类都叫“混社会”
的。大同人能念叨的“儿女”，是煤海儿
女。过去的矿务局，曾经的同煤，当下的
晋能控股，除了一连串的产能、销往地
区、车皮数量数字外，还有一个极震撼的
组合词组，“八十万煤海儿女”。

这是一个包含了职工和家属、集合
了生产与生活后混合的社会群体。这样
的群体是时代的产物，东北、西北、湖北、
京津冀等等的地方都有类似的情况，一
个厂区，组成了一个社会，从组织管理到
土产日杂再到业余生活，从教育衔接到
日常执法，包罗万象。这样的群体大同
其实不止一处，比方说四二八，比方说六
一六，比方说二电厂，比方说三五二八，
比方说电建，盘道儿的时候自报家门都
会加上自己所在的前缀，就好比“在下历
城秦叔宝”一样。可是，能把自己归于沧
海一粟说自己是“八十万煤海儿女”的，
只有一个，大同的煤矿那个时候基本上
是三种，国有煤矿、地方国有煤矿和乡镇
煤矿，可是说自己是“煤海儿女”的，只有
曾经的矿务局人。

冬天快到了，拉闸限电和要求保电
煤保生产生活的话题总会时不时来一
下。这个时候，往往是“八十万煤海儿
女”们忆往昔峥嵘岁月的唏嘘时刻。大
秦线上“万吨列”日复一日地外运着黑金
一般的优质动力煤，天津港总不缺操着
大同话谈“下水煤”的精明商人，可这往
往并不在煤海儿女们操心的范围。煤炭
是百八十块一吨的时代也好，是一千五
六一吨峰顶也好，煤海儿女们关心的是
工资，烤火费，和自己的生活日常。

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如果你有矿上
的亲戚，哪怕是朋友、同学、八竿子能打
上的认识人，到了这个月份你就不愁拉
不上煤了。能拉上煤，意味着，漫长阴郁
寒冷的冬季里，一家老小能暖暖和和地
捱过去了。有办法的找上幺三零开进煤
场拣大块的晶晶亮的好煤拉，没那么大
能量的雇车借车满满当当大小间或凑一
车，最没办法的，沿着口泉沟或者云冈沟
有煤车、火车走过的地方，块儿煤装卸的
地方边走边捡，也不愁捡出一冬天的火
耗。矿工挣得多，就连班中餐也比普通
市民的餐桌要好一些，午餐肉、面包、大
肉馅儿饼、大肉饺子常见，对于买米面油
肉蛋都得凭票、一年也供应不了几斤的
城市职工来说，那是自己拿铁饭盒从家
里带白菜烩豆腐怎么也企及不到的奢侈
大餐。年下置办年货，煤海儿女的豪情
是 割 半 扇 肉 、炖 一 大 锅 ，“ 进 城 ”“ 下 大
同”“到局里”“去口泉”，一趟就解决全家
老小过年吃喝拉撒、新衣新铺盖。那时
候儿子接替老子上班、父子兄弟在一个
矿上班仿佛是天经地义的成长进程，进
煤峪口、永定庄、同家梁、四老沟、忻州
窑、白洞、雁崖矿、挖金湾、晋华宫、马脊

梁、大斗沟、王村、云冈、燕子山四台这些
国有煤矿工作，是煤海儿女一眼看得到
的未来。如果脑瓜灵、有技术，再有点文
化，或者在外面上了学回来，那就有机会
在新平旺的东方红大楼一带生存发展，

“在局里上班”，是另一种人生，告别了井
下的危险与一身臭汗，完全等同于城市
机关的工作和生活节奏，远胜于同期大
同城市职工的生活水平，是煤海儿女最
难忘怀的高光时刻。

那时的运销处、外贸处、勘探处们如
今都改成了独立的子公司，曾经依附于
煤矿而设立的大集体企业仪表厂、油脂
厂、钢丝绳厂们如今是服务公司下依旧
在产业链上孑孓行走的行业跟随者，那
时的学校、医院、园林绿化、供暖单位慢
慢归了地方管理，门前的招牌因为归属
换了改改了换，可是人们打招呼说自己
去哪的时候，仍旧会说几十年前的老名
字，那些名字并不存在于地名登记的官
方账册上，只活在人们的口中，一代一代
流传。

煤 海 儿 女 们 有 能 量 巨 大 拓 疆 海 外
的，也有声名寂寂蜗居于煤海一隅的。
老人们很多仍生活在曾经热闹如今门可
罗雀的老矿旧山沟的居民区里，年轻一
点的搬去了俗称“棚户区”的亚洲之最的
恒安新区，更年轻一点更不甘于重蹈父
辈覆辙的，把家安在了御东，每天在开源
桥上从东到西、从西到东。曾经几十年
前的二门市、供销社、俱乐部、单身楼、机
关楼成了没多少资金的小制作年代戏最
喜欢取景的免费外景地，曾经熙熙攘攘
从卖荞麦皮到双卡录音机的集市要么坑
坑洼洼一片死寂，要么水泥抹灰变成了
停车场，不复见容颜。矿山上种了树，架
上了太阳能发电的硅电池板，道路和作
业面也换了新模样，整洁了，可是标杆变
成了塔山，老矿们仿佛是荣耀石下的老
狮子木法沙，安静，又有点狼狈地努力适
应着时代和岁月留给自己的一切，努力
保持尊严。

去年从高山镇回来，写了一篇小文，
有陌生的有心人看到了，专门打电话来
邀请我去口泉看看，看看曾经繁华的塞
上大镇，如今的迟暮落寞。一直没有去，
因为不忍，就连一年中难得的几次口泉
沟里老矿之行，也行之草草，生怕睹之生
情。那些在机器化大生产的工业时代
里、在热火朝天“多产煤，多拉快跑”的火
红时代里留下的印记，褪色了，难看了，
残破了，这样的印记和城市或者乡村里
老建筑、老民居、老农具、老行当的印记
还不大一样，或许是工业的迭代就意味
着淘汰，那些为时代而生出的生产体系，
离开了当时的环境就像一头格格不入的
怪兽，既无处藏身，又难掩颓唐，兀自犹
斗，与自己，与天地，与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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